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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宗：

□余叶子

在新中国崛起的振兴之路上，有太多的英雄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又悄然离场。他们倾尽

所有，以身许国，只为一份朴素的信念：祖国需要。

当“两弹一星元勋”名单公布之后，有位“落选者”的名字不断被学界提起，备受尊崇又倍感

遗憾。有人说，他是没有功勋的元勋。

面对周遭的惋惜，他只淡然一笑：“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他叫杨承宗，

一位开路引航的学界传奇，一位满腔赤诚的大国脊梁。

居里夫人门生

1951 年 6 月，在巴黎大

学博士论文的答辩现场，一

篇名为《离子交换分离放射

性元素的研究》的论文获得

“优秀”等级，瞩目全场。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

篇论文的作者不仅来自居里

实验室，也来自中国。当居里

夫人的大女儿，伊雷娜·居里

给出 55 万法郎的高薪试图

聘请他时，越来越多的同行

开始留意他的名字———杨承

宗。

时隔多年，谈起这段往

事，杨承宗依旧十分感念在

居里夫人门下做学生的日

子。

1946 年，抗战胜利后的

第一个夏天，35 岁的杨承宗

突然接到了一封写着法文的

信，发信人竟是伊雷娜·居里

夫人。信上说：“杨先生，因着

严济慈先生的推荐，我很高

兴地欢迎你到居里实验室工

作。”

捧着信，杨承宗一读再

读，直到时任镭学研究所所

长的严济慈亲口确认：“去

吧，你想要学的那里都有。”

怀着对科学的无限向往

与前辈的期望，杨承宗踏上

了前往法国的轮船，开始了 4

年的逐梦之旅。

彼时的居里实验室，聚

集着全世界最优秀的原子能

专家，为杨承宗的科研学习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作为居里夫人门下的中

国学生，杨承宗勤奋努力，且

幽默风趣，很快便赢得了身

边同事们的认可。

在他获得博士学位后，

整个实验室都希望他能留下

来，继续共事。

然而，一封从大洋彼岸发

来的电报瞬间让杨承宗拿定

主意：放弃高薪，速速回国。

电报是钱三强从国内发

来的，殷切转达了周总理的

期望：欢迎留学生们早日回

国效力，并辗转托人带给他

5000 美金的科研采购经费。

“当时的 5000 美金，就是

在法国也是一个很值钱的数

字，你想，我们国家建国之

初，那么困难，组织给了我

5000 美金，我的心能不懂

吗？”

面对国家的重托，杨承

宗没有半分迟疑。他当即用

这笔钱购买了大量与原子能

研究相关的书籍、仪器、药

品。

无奈经费用完了，仪器

却依然没凑够。见此，杨承宗

果断拿出自己在法国积攒的

存款，一口气买满了 13 个大

木箱。

得知杨承宗要回国，伊

雷娜·居里在庆祝杨承宗博

士论文通过的酒会上，微笑

着高高举杯：“为了中国的放

射化学。”

临行前，伊雷娜·居里的

丈夫约里奥·居里特别叮嘱

他：“你回去转告毛主席，你

们要保卫和平，就要有自己

的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

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

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这一番谈话深深鼓舞了

杨承宗，也对后来的“两弹一

星”计划提前埋下了伏笔。

1951 年 8 月，杨承宗几

经辗转，带着十几箱珍贵的

科研器材、制剂和从伊雷娜·

居里那里获得的 10 克碳酸

钡镭标准源，回到了中国。

从此，在祖国的土地上，

开启了另一段热血征程。

中国原子能事业

回国后，杨承宗首先进入

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

作，担任第二研究大组主任。

当时，中国已有意发展

原子能事业，且在核物理研

究方向聚集了不少知名专

家，可在同为基础学科的放

射化学领域却人才寥寥。杨

承宗的回归，恰好填补了这

方面的空白。

为了更多地培养放射化

学人才，杨承宗亲自编写教

材，筹建实验室，首开“放射

化学”和“铀化学”等专业课，

还同时挤时间去北京和清华

授课。

到 1956 年下半年，中国

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主攻放射

化学的研究员已接近 40 人。

从杨承宗掌舵的放射化学研

究室里，走出了新中国第一

代放射化学人才。

1953 年，杨承宗接到一

个特殊任务。

中科院近代研究所需要

中子源，而北京协和医院里

恰好有一套废弃的提氡装

置，修复好便能用于科研。杨

承宗带着两个年轻学生赶到

医院地下室时，发现储藏镭

的玻璃装置早在解放前便被

损坏，小小房间里弥散着放

射性气体，污染严重。

楼上是毫不知情的病

患，倘若不尽早处理，后果难

以设想。

杨承宗见此情景，当即

选择修复受损容器，封闭镭

源。无奈当时物资紧缺，找不

到防护设备，杨承宗只好冒

险“肉搏”，独自靠近贮藏镭

的保险柜。

他判断准确，修补得当，

经过一系列紧张又迅捷的操

作，终于成功封锁辐射源，化

险为夷。

这次修复工作完成后，

不仅消除了医院的安全隐

患，还为研发原子弹的中子

物理实验提供了珍贵的放射

性样品，皆大欢喜。

可杨承宗的右眼却因过

近接触放射源，视力一点点

坏下去，直到 10 年后右眼视

网膜剥离，完全失明。

对此，他并无半句怨言：

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取许多

人的安全，值得，值得。

为国育人，为国分忧，但

凡有益于新中国发展的事

情，杨承宗从未有过半分退

缩与犹疑。

1961 年 4 月 4 日，一辆

小车突然把杨承宗接到了专

门研发原子弹的二机部。办

公室里，等待他的是二机部

部长刘杰。“杨教授，你看，为

什么我们中国的原子弹事业

不能大踏步地前进？”

面对突来的提问，杨承

宗一时难以回答，但他理解

刘杰的难处。彼时的中国，苏

联专家全部撤回，科研所人

心涣散，再加上三年自然灾

害，肚子都吃不饱了，何谈原

子能事业的快速发展。

当杨承宗从二机部走出

来时，深感肩负使命的重大：

刘杰把他安排到了二机部第

五研究所主持大局。

彼时的五所，正秘密从

事着铀矿石的冶炼与提纯工

作，杨承宗心里清楚，接下来

奋斗的一切，都将和原子弹

紧密相连。

面对五所简陋的厂房、

胡乱丢弃的冶炼矿渣以及混

乱的科研秩序，杨承宗没有

时间叹气和抱怨，他怀着十

二分的热情，开始了对这个

“废弃工地”大刀阔斧地改

革。

从保障科研人员的物质

生活到增购书籍、设备，从动

员职工摆正态度到亲手改良

实验装置，杨承宗用诚挚、有

效的行动，一点点扭转了五

所的“沉沉暮气”，逐步将五

所推到了中国原子弹研发的

龙头位置。

1963 年，经过两年多的

艰苦奋斗，符合原子弹制作

要求的 2.5 万吨纯化合物被

安全运出五所，比组织预定

的时间还要提前 3个月。

杨承宗在主持五所工作

期间，纯化处理了上百吨土

法冶炼的重铀酸铵，解决了

天然铀矿石在水冶、转化等

过程中的众多工艺问题，取

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十

项科研成果，为后来“两弹”的成功研

发做足了关键原料供应。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

原子弹试爆成功。

热心教育事业

当身边同事都沉浸在欢欣鼓舞中

时，杨承宗却陷入了另一种担忧：“世

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像五所这样上

千人规模的铀矿选冶研究所，中国的

铀矿资源并不丰富，总有挖空的一

天，到时候没有饭吃就来不及了！原

子弹不能当饭吃！五所要注意改变单

一方向，注意应用！”

在成功的关口都未曾忘记忧虑职

工的未来，这份远见，这份用心，何其

难得。

早在 1958 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

之初，学校便邀请杨承宗担任放射化

学和辐射化学系主任。

尽管工作繁忙，杨承宗依旧欣然

应允，为中科大化学专业的发展出谋

划策，尽心尽力。

当原子弹研发工作告一段落后，

杨承宗一边忙着五所的日常运营，一

边按时回中科大上课。

在学生的印象里，他总是微笑着

给大家答疑解惑，平易近人。一旦发

现有潜力的学生，杨承宗更是尽全力

举荐，极尽爱才。

可天有不测风云，1966 年“文革”

开始后，不少知识分子的处境渐渐变

得窘迫起来。杨承宗随后也被划入了

需要接受“再教育”的群体。

1969 年，年近六旬的他跟着学生

一起去到北京的铁道兵工地，风吹日

晒，挖地开山，用白班翻夜班的高强

度劳动来“改造自我”。同年冬天，中

科大为响应国家“落实高等学校下

放”的号召，迁离北京。

杨承宗便默默携妻带小随学校一

道远赴合肥，参与新校区建设。学生

曾不解地问他：“中科大的学生反正

要毕业，跟学校走到哪里都一样，您

为什么要跟着一起走？”

听罢，向来达观、开朗的杨承宗收

起了脸上的笑容，只淡淡地回答：“如

今学校有困难，我应该和学校在一

起。”

“文革”结束后，杨承宗被任命为

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尽管身体已渐

渐步入晚年，但心怀家国的他并没有

就此停下奋进的脚步。

1979 年 8 月，在一次会议休息间

隙，杨承宗偶然听到了两位同事的聊

天：“你家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了吗？”

“嗨，别提了，就差 0.2 分！”

这段对话在杨承宗心里瞬间激起

了千层浪：虽然高考是选拔人才的公

平方式，但对人才的评定能精确到 0.2

分吗？多少考生可能会因为阅卷老师

的误差，或者自身发挥的失误而痛失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想到此处，他不禁萌生了一个大

胆的想法：为何不为那些同录取分数

线接近的考生创造一个继续深造的

机会呢？

1980 年 6 月，杨承宗想开办一所

自费走读大学的设想见诸报端，引发

社会关注，获得了很高的舆论支持。

10 月，中国第一所非公立自费大

学———合肥联合大学正式成立，校长

正是杨承宗。

这所大学建校之初，全部的家当

只有从中国科技大学借来的一间 20

几平米的办公室和几张办公桌。

如此“寒碜”的大学，要如何提供

学习资源？

早有考量的杨承宗提出了“联办

公助”的办学思路。学校在初创的前

三年里并没有固定的校舍，所有学生

都去到中科大插空使用教室，排课表

有意与中科大上课时间错开，保证两

边的学生都有硬件资源可用。

与此同时，杨承宗格外看重师资，

所有任职教师都是从合肥 12 所高校

里精挑细选的佼佼者，他还积极邀请

国内外知名学者，如任之恭、钱致榕

等到校开讲座，拓展学生的视野。

如今，合肥联合大学已经与合肥

教育学院、合肥师范学院合并重组为

合肥学院，继续在教育领域探索新的

发展，默默为社会培养着有用之人。

杨承宗凭着前瞻的思想与持续的

努力，不仅为更多学子圆了大学梦，

更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贡献出了

重要的力量。

从居里夫人的学生到中国放射化

学奠基人，从原子弹研发参与者再到

合肥联合大学的校长，杨承宗者身上

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闪光点。

（《华人周刊》《学习时报》）

杨承宗， 年出生于江苏吴江


